鄭伯克段于鄢的啟示

蔡磊

前言
〈鄭伯克段于鄢〉是《左傳》中的名篇，歷來對其不乏深刻、精彩的品評，但所論的角度各有不同，或闡發義理、或研究歷史、或分析文筆。張高評認為，若僅從某一方面來對《左傳》進行研究，「皆未能得《左傳》之大全與體要」，因此欲全面解讀《左傳》，整合文、史、義三方面來進行分析是有必要的。本文將嘗試結合三個角度來解讀〈鄭伯克段于鄢〉，冀以一篇為例，為全方位解讀《左傳》之法提供一參考路徑。

壹、敘事手法
要論《左傳》的筆法，則離不開《春秋》的書法，因為《左傳》以敘事寓褒貶的風格，乃是承續《春秋》書法而來。《左傳·成公十四年》提到：「《春秋》之稱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，懲惡而勸善，非聖人，誰能脩之？」此五例即是《春秋》的寫作之法，而《左傳》亦承此而來，張高評把它歸納為「用晦」、「貴簡」、「尚比」、「致曲」四個條例。〈鄭伯克段于鄢〉一文雖然不長，但四個條例均有所體現，以下將分別進行討論。
一、用晦
  用晦之意，即《春秋》五例中的「志而晦」。杜預注：「志，記也。晦亦微也。謂約言以記事，事敘而文微。」亦即行文含蓄。在〈鄭伯克段于鄢〉一文中，其「用晦」之例最精彩處有幾條如下：
1.雖然文章的主角是莊公，以莊公的不孝不悌作為批評的主題，但其實也強調了姜氏和共叔段之非。如開頭一句「遂惡之」，實為整一事件的源頭。
2.由果代因，從祭仲語「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」，含蓄地傳達了共叔段到京城居住後，並沒有安守本分，而是擅自擴大京城的規模，使之比肩鄭國國都的趨勢，彰顯共叔段奪權的野心，也暗含出了姜氏授意叔段所為。
3.由祭仲、公子呂與莊公的對話，層層遞進以顯莊公故意使弟弟犯錯，給自己提供驅逐弟弟的正當理由。
二、貴簡
1.公聞其期，曰：「可矣！」
2.黃泉相見兩首賦。
三、尚比
   以潁考叔之孝與莊公之不孝作對比，彰顯孝道之要。
四、致曲

貳、歷史考究
是時諸侯雖多有不孝不悌之事，但孝道仍然是深入人心的，不孝之人定遭譴責。雖為一方諸侯，權利之大乃至於能貶謫母后，但終要遭受輿論的壓力。（或可與西方歷史作對比，目前對西方史尚未有研究。）

參、義理闡發
開頭寫姜氏因莊公難產而「惡之」，失為人母之慈愛，而莊公狡猾、跋扈的扭曲性格，或許也由於姜氏之惡而來。至於共叔段之不悌，亦由於姜氏偏愛，教之奪權而致。於斯可知母教之要也。

肆、結語
[bookmark: _GoBack]  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之旨，文筆為體，懲惡勸善為用。
